交會時互放的光亮

「流離尋岸－資本國際化下的『外籍新娘』現象」讀後

(文／夏曉鵑／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)            ◎簡嬡

重新平等看待

當「外籍新娘」這個名詞不斷地在報章雜誌出現，目前台灣八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是「外籍新娘」所生，這些因為婚姻關係移居台灣的婦女、台灣之子母親的現況，又有多少人了解與關心？

夏曉鵑教授是最早接觸「外籍新娘」並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者，而這本書就非常詳盡的敘述他個人投入與頓悟。作者表明將目光延展「外籍新娘」的生命與自身經驗的類同，並將之納入探究檢視的對象，而在其研究過程中，不斷反思和研究對象間類同的生命經驗的『交會』（betweenness），並認為「外籍新娘」的研究像是他內在的和解，研究的最大收穫是重新認識自己；作者自身經驗外省父親客家媽媽的情感糾結，小時候曾經欣羨嫁給美軍的瑪莉阿姨及她的兩個女兒，長大時在美國求學親身經歷到歧視性的語彙和行為…。諸此種種體驗，都讓作者用審慎的態度來看「外籍新娘」。

作者由官方、自我認同及大眾媒體的三個不同的真實建構來看跨國婚姻，我們可以看到官方和媒體採取一致的態度，卻和跨國婚姻當事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，如官方將這樣的跨國婚姻形塑為兩個教育程度低落的男女結合，將降低未來台灣的人口品質，而且這些印尼人被形塑成落魄、飽受貧困之苦的難民，他們使用不道德的技倆移民來台灣，另外台灣男子也被形塑成在家鄉得不到女人青睞的失敗者，甘冒風險到印尼只為了要討到老婆；官方必須擔負起修補這些問題的責任，因此官僚機構常以問題取向去處理跨國婚姻事務。跨國婚姻的當事者是否感受到政府的美意呢？其實不然！這些台灣男子囿於個人身體殘障或年紀老大的不利因素，到東南亞國家去相親是一個取妻途徑，而政府原本想防止錯誤婚姻的一些相關措施和程序，對他們而言只是幫倒忙，而且國內一些法規對他們的「外籍新娘」來說更是障礙重重！

這裡陳述跨國婚姻如何在不同的建構上被解讀，但每一個建構又不能展現全貌，形成了各說各話、互不了解和不信任的局面。或許真的像官方及媒體所言，有些「外籍新娘」以假結婚做其他不法的勾當，但因此斲傷了在台灣大多數為妻為母的「外籍新娘」的權益，似乎有待商榷。而在台灣的家人如果也抱著和其他人「優位」的想法不能平等、缺乏尊重看待入門的外籍新娘，彼此很難建立友善關係，家庭的氣氛也會受到影響。

建立互信關係

做為社會工作者，作者採取實踐取向研究，對研究者而言，是時時自我反思的歷程，對研究對象而言是一個經驗到被了解與學習的過程。當初在與「外籍新娘」相處的過程中，發現不會說、寫中文是她們日常生活所面臨的障礙，因此先從一些較親近的「印尼新娘」開始，就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美濃愛鄉協進會的「外籍新娘識字班」正式開課。識字班創設的目的，以認識中文為媒介，促使「外籍新娘」逐漸能自主發聲，並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。此外他們也不邀請專業老師任教，特別找來一位家庭主婦春英來教，一方面幫助其建立自信，二方面認為「外籍新娘」面對像媽媽一樣的老師會比較自在。在往後的課程中他們又加入了民眾劇場，期望藉由劇場與遊戲和肢體活動釋放禁錮的身體與心靈，以發展表達自我，建立集體的互信關係。

剛開始，「外籍新娘」並不能接受這樣的教學，對他們而言，識字班的用意在習知自我，發展創造力，是用來熟悉技能，提昇競爭力的。所以他們建議老師要舉行測驗，有壓力才會更用功！在不斷地嘗試與修正下，用工作坊的方式去引發「外籍新娘」內心深層感受，並鼓勵她們批判地反省自己的經驗，雖然他們因此可能會和先生起衝突，但作者認為總比壓制感受來得好。當然他們也不願激化衝突，成為往後工作的阻力，因此他們設計像「如何上醫院就診？」較不具溫威脅性的活動，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和有反對意見的先生溝通，讓他們了解思鄉之情應該得到適當的抒發。或許就是這樣的用心和努力；十次的工作坊下來，來上課的「外籍新娘」比沒來上課的「外籍新娘」變得更坦率、更能自我肯定、且具有團體感。

接納和轉變

經過他們幾年來在結合「外籍新娘」與美濃社區的努力，社區逐漸接受「外籍新娘」是社區的一份子，像美濃扶輪社會邀請全鎮「外籍新娘」及其家人，與社員們共度尾牙或喝春酒，在舉辦用母語（客家話）表達對母親感念之情的演講比賽，特別為「外籍新娘」設立組別…。讓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：有一次學員們的一日遊活動，他們行經一伯公（客家人稱土地公廟）準備休息，有老人詢問之下，知道是從東南亞嫁來的美濃媳婦，立即表示要帶大家向伯公請安：「伯公，這些是從很遠的南洋嫁來我們這裡的女孩，他們離家很遠，請伯公特別保佑他們在這裡的平安。」
這幾年的實踐，「外籍新娘」有了三方面的具體轉變：（一）技能方面，逐漸具備中文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，擺脫倚賴他人協助的困境。（二）心理方面，產生自信，不安全感逐漸消失。（三）社會方面，擴展人際關係和生活圈，也增進家人的溝通能力。「外籍新娘」也自發性成立了「南洋姊妹會」，建立屬於自己的支持網絡。此外，參與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志工教師們，不但打破以往對「外籍新娘」的刻板印象，而且也產生自信與開拓視野，意識到切身議題，進而主動組織志工團體。

這樣的成果對作者而言，其實還是不夠的，他認為面對資本國際化時，「外籍新娘」的組織工作也必須朝向國際化。姑不論台灣的女性主義是否能夠像作者所言，就「外籍新娘」這一種現象，批判地思考資本國際化與女性處境的關聯，並將視野與行動擴大深化。

個人覺得，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人民，對不同族群能多一份了解和尊重，對多元文化多一些接納和包容，相信我們都會是一家人！（作者為光寶認輔志工）

